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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主持人：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的李民骐教授来和我们做交流，李民骐教授曾经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后来求学于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系，并取得博士学位，李民骐教授是欧美著名的左翼经济学派学者，比较关注欧美进步刊物的同学对他都不会陌生，下面我把时间交给李教授，掌声欢迎。

李民骐：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大家晚上好，很高兴能回来北大跟大家交流一下问题，来之前，协会同学让我说说次贷危机的问题，说实在，次贷危机这个问题我讲不好，经济危机还可以讲讲。先向大家概括地介绍一下我对目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几点基本估计：第一点估计是当前的经济危机不是一个普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是带有标志性、结构性的危机，说它带有标志性和结构性是说，很有可能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现在，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可能以这个危机为标志，它的丧钟就要开始敲响。这是第一个基本估计。我们知道，我国最近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那么“新自由主义”，大概也是70年代后期到现在，基本上也是30多年的时间。我们也可以把“新自由主义”理解为世界范围的改革开放。那么这个世界经济危机会如何发展呢？我个人估计，在今后5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欧洲、日本肯定会遇到相当严重的经济危机，首先表现为比较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且衰退之后于近期不会有有力的复苏，经济将处于停滞状态。而对于中国经济情况而言，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近期的影响应该不会很大，除非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出现重大失误。但是从现在算起的5到10年内，那么情况可能会发生进一步变化，世界的经济危机可能会进一步加深。而就中国来讲，在2020年前后或稍晚的一段时间，很有可能在能源问题上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所以，就中国来讲，我估计在2020年，或者在稍后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本身的变化将伴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乃至世界政治格局的根本性变化。

下面我详细展开谈谈。说到“新自由主义”，我们要从“新自由主义”之前，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谈起。大家都知道，20世纪前半期，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可以说是危机重重，风雨飘摇。有30年代大萧条，有两次世界大战，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可以说到了灭亡边缘。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被迫在其体系内部由资产阶级做出重大调整，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比较快的局面，当时都叫“黄金时代”。从生产关系来看，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大政府，大政府是讲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其程度和范围都有了较大的增强。而且就政府本身的规模来讲，也扩大了很多，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般西方国家政府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比较低，如5%—10%。二战后，比较低的像美国、加拿大都达到30%以上；比较高的，如西欧、北欧可能都达到50%，甚至更多。第二，就国家干预的特点来讲，很多国家，特别是西欧等国家当时在很多广泛的经济领域，通过国有企业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手段，国有企业在有些国家中不仅促进各个重要行业的发展，在经济中的比例也很高。如奥地利，这个国家的国有企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超过50%的，比我们国家现在要高多了。第三，从阶级关系上来讲，实施了一些阶级改良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措施，再有就是福利国家规模的扩大。阶级关系尤其是在一些西方国家，或者说在国内通常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准确的名称，严格来讲应该叫帝国主义国家，或者是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那么在这些国家里面，阶级关系相对缓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确实是缩小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常常听人们讲，说过去马列主义关于资本主义阶级关系激化的观念过时，说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社会改良措施，资本家与工人矛盾已经不那么尖锐。这个观点如果用来描述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的情况还有一定合理性。第四，从世界范围来说，从当时的整个国际环境、政治及经济环境来讲，对于一般的第三世界国家，还有社会主义国家搞自己的工业化也都比较有利，那个时候不仅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也是第三世界工业化的“黄金时代”，也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黄金时代”。

那么说到这里，联系到我们国内的情况，我们国家现在当然有许多社会经济矛盾，有时候基于大家立场不同，大家的看法都不同。那在遇到这些社会经济矛盾的时候，很多人往往会想，是否能通过实行一些社会方面的改良来解决这些矛盾。改良的这个愿望是好的，但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很多事情是不以人的愿望为转移的，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改良是可以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是全世界改良主义的黄金时代。即使是这样一个改良的黄金时代，到6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又陷入了新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同时还陷入了新的世界革命高潮。大家知道，法国的“五月运动”，是席卷全欧洲的工人运动；还有美国的“反战运动”；再如智利，阿连德政府是通过民主选举上来的，要在智利搞社会主义；还有当时的葡萄牙，它的情况很有意思，葡萄牙当时在非洲有很多殖民地，殖民地的人民起来闹独立，要进行民族解放运动，进行革命，葡萄牙就派殖民军去殖民地进行镇压，镇压的结果就是很多殖民军军官受激进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变成了社会主义分子，回国后自己搞革命，于是70年代就发生了葡萄牙革命，几乎把葡萄牙差点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我们中国在世界革命历史上也是起到了先锋作用。但是，当时的世界革命浪潮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从根本上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而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从二战以后到70年代整个一套制度及整个生产关系遇到了严重危机，再也继续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可以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世界革命继续推进，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范围外解决问题。而另外一种前途是你如果不能在资本主义范围外解决问题，只有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解决问题。而要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解决问题，那么就必须存在一些能够使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个危机必须要以有利于世界资产阶级存在的条件为前提来解决。

那么，从当时世界政治经济实际发展情况上看，尽管有世界革命高潮，但是没有解决根本性问题。这个情况下，在资本主义范围外解决问题已经不可能，只有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解决问题。从具体的进程来讲的话，先是1973年的时候，在智利，皮诺切特搞的军事政变，这背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搞了政变以后，杀害了阿连德，并在短时间内屠杀了数以万计的智利工人和进步活动家，当时的几万人在智利那个国家已经是很大的规模了。然后就是在智利实行法西斯主义制度，这个智利法西斯主义政权上台之后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从美国请去了几个年轻的经济学家，这些年轻的经济学家都是弗里德曼的弟子，叫“芝加哥”男孩。当时请了弗里德曼的弟子在智利搞货币主义，这是最早的“新自由主义”试验。然后接下来是1979年撒切尔在英国上台，1980年里根在美国上台，这是代表整个世界范围“新自由主义”的开始。那么在撒切尔和里根上台之后，再往后，大家知道到90年代，先是非洲、拉丁美洲，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发生债务危机以后，被迫搞结构性调整，都是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都是在搞“新自由主义”政策，再往后是苏东的“休克疗法”，基本到90年代的时候“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就占统治地位了。

那么，具体来讲，“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政策、经济制度方面有哪些特点呢？第一，从宏观经济政策上来讲，一个代表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就是货币主义，这是区别于从50年代到70年代在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这个货币主义有些什么特点呢？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从货币政策上来讲，中央银行的主要目标是要稳定价格水平。为了稳定价格水平，可以不管在就业或产出方面的后果。为了配合稳定价格水平，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在财政政策方面，要实施所谓正统的财政政策，不能有财政赤字，要保持财政平衡，不管经济的状况怎样，这个概括起来就是货币主义政策。那么从当时的情况来讲的话，世界资产阶级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60年代以后发生经济危机，从这个世界阶级力量对比情况来看，当时到了60年代整个世界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对工人有利的变化，于是就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很多国家同时利润率下降的变化。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是以利润生产为目的，有利润才会有投资，才会有资本积累，才会有经济的增长，然后整个资本主义才能正常运转。如果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话，资本积累就不能有利可图，资本积累也就不能有力地进行，资本主义经济的其他各个方面都不能正常进行，那么这个资本主义就要陷入危机。所以说，利润率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经济上来讲，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恢复利润率水平，而要恢复利润率就要使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力量对比发生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变化。那么，货币主义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呢？它名义上是说稳定价格水平，抑制通货膨胀。具体的做法，中央银行就一招，就是大幅度提高利率。提高利率的结果是抑制国内的有效需求，然后抑制需求的结果是形成大规模失业，那么大家想想，形成了大规模失业会是什么后果呢？在劳动力市场上，失业的人越多，那么自工人的谈判能力就越弱了。所以，货币主义直接服务于增加失业、抑制工人谈判能力、降低工资、提高利润率这么一个目的。就短期上来讲，货币主义起到这么一个功能。光是这个还不够，从长期上来讲，还必须有一系列配套的政策，使劳资关系发生对资本家有利的变化。这就要对福利国家进行所谓改革，削减社会福利，减少失业补贴，增加工人拿失业补贴的难度，或者缩短工人拿到失业补贴的时间。另外，还要修改一些法律使资本家解雇工人更加容易。如果说放到我们国家的环境就是类似于砸破“铁饭碗”、医疗体制改革、养老保险改革诸如此类的；在国际上来讲都属于使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化的改革。所谓使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化，也就是劳资关系对资本家更加有利。第二，在国家与资本的关系上，通过实行私有化，通过在国际上解除对资本在国家间流动的管制，增加资本家寻求利润的机会。第三，从整个世界范围，通过推行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从而使资本可以在国家间自由流动，资本自由流动之后，资本就可以从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转移到有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的国家。一方面通过剥削其他国家的劳动力，直接提高利润率。另一方面，剥削例如中国、印度地区的广大廉价劳动力，它起到的作用实际上就是使世界范围的产业后备军大大增加。刚刚说过的在一个国家内，通过增加失业人口降低工人谈判能力，这是增加一个国家范围内的产业后备军。如果说能够把全世界的廉价劳动力都利用起来，就是增加了世界范围的产业后备军，从而间接有利于压低全世界范围，特别是西方国家这些原来高工资国家工人的谈判能力。所以所有这些政策都服从于这些目的。那么“新自由主义”的后果从这些政策上来讲就不难预料了，而且应该也是到目前为止凡是关心世界状况的人都不难了解的。它导致的社会后果是灾难性的，在世界上很多地区，像拉丁美洲、非洲、中东、苏联和东欧这些地区，相当多数人口不断陷入贫困化。除了绝对的贫困化外，全世界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急剧扩大，这也是众所周知的。

所以说“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后果是灾难性的，但是这个社会后果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一点问题没有。实行“新自由主义”的这些政策，对于资产阶级来讲是希望以此来提高资本主义利润率，因此另外的矛盾就产生了。一方面全世界的财富不平等扩大，另一方面相当广大地区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它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一般群众的、世界大众的收入和购买力赶不上世界经济扩张的速度。有研究曾经显示美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变化情况，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和实际购买力趋势都是下降的，90年代稍有些回升，这以后又下降了，现在美国工人实际工资的情况还不如60年代的情况。那么，这个世界范围的人民大众的相对及绝对贫困化就不可避免了，一个后果是一般群众的收入和购买力赶不上世界生产扩张的情况，这个相应的后果就是说，大众消费受到抑制。再有，由于搞“新自由主义”政策，如货币主义政策，搞高利率，这个又抑制了生产性投资的扩张；再有，由于实施正统性的财政政策，很多国家不敢搞财政赤字，财政支出也受到抑制。学过点经济学的大家都知道，如果咱们讲单纯的一个国家的话，总需求是由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构成的。整个世界来讲，净出口就是零，那么整个世界的总需求就是包括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你现在搞“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三样全都是受到抑制的，那么其结果就是整个世界经济有很强烈的趋于停滞的趋向，不仅有趋于停滞的趋向，而且由于实行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这个资本在很多国家间的投资性流动还导致了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并且愈演愈烈。就90年代来说，有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有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并波及巴西和俄罗斯；还有2001年的阿根廷及土耳其的金融危机。所以可以说，早在90年代末，由于停滞及金融危机的发展整个“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就已经遇到很严重问题，存在现实崩溃的风险。之所以崩溃没有早一些发生，是因为还有一些起反作用的因素。那么，这些起反作用的因素一个是美国经济相对快速增长，另一个是中国经济的相对快速增长，实际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是和美国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们这集中讲美国经济的问题。美国经济的宏观经济结构是由私人消费、私人部门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这几项组成，在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最大的一项是消费，历史上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但80年代后逐步上升，到90年代达到70%左右，这是讲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目前比重。如果算消费的变化、消费扩张占经济增长比重的话，昨天和一朋友聊天说，从2000年以后，美国的消费变化或者说消费扩张占经济增长比重大概可以达到接近90%，也就是说最近一个经济周期里面美国经济的增长基本上还是因为私人消费组成。但是我们之前看到另外一个图，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其实是下降的，但是美国经济的增长又是主要是由消费引导。那么这怎么可能呢？一方面绝大多数人口的收入是下降或停滞的，另一方面消费又是扩张的，而且扩张得比经济扩张速度还快。那么大家想想这个怎么可能呢？只有通过借贷消费，对不对？只有通过借贷消费，所以说实际结果也就是说美国居民债务在个人收入中的比重快速扩张。大概90年代初，居民债务在美国公民个人可支配收入比重就占到了90%左右，在这次经济周期末期的时候就已上升到140%。那么这个过程当然是不能持续的。咱们再看看，这种情况反映在其对外经济关系上，这里所说的贸易赤字是广义的贸易赤字，也是处于不断扩张的状态，而且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就目前而言，应该是一年七百亿美元左右的状况。这些情况也是不可持续的。那么，实际上在90年代后期，或者说到2000、2001年的时候，当美国的股市泡沫开始破裂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当时美国的格林斯潘通过拼命降息，向市场投放大量货币等方式，算是在他的任内把这个问题混过去了，其结果就是引起更大的房地产泡沫。实际上2006年的时候，房地产危机就已经开始出现，美国现任联储主席，国内翻译成伯南克，当他试图用格林斯潘同样的方法来缓解这个危机的时候，他的运气就没有这么好，目前的危机就全面爆发了。危机爆发起来以后，它的进一步发展会怎样，会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美国经济在近两年是否会出现大萧条式的崩溃？这个我估计最近一两年、两三年之内，大概不太会发生，除非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出现重大失误，或者是美元发生重大危机。所谓美元发生重大危机，也就是如果发生大规模的私人资本从美国大量外逃。除非出现这样的情况，否则崩溃性的危机不太可能发生。为什么不可能发生呢？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与20世纪上半期相比还是有很多变化的，这个变化一是因为这个“大政府”，即使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新自由主义”以后，这个“大政府”的基本格局没有太大变化；另一个就是中央银行积极干预，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实际上在当前的这个危机里面，就最近几个星期来讲，中央银行基本上是银行系统的唯一贷款人，就是最近几个星期来讲，欧美的银行系统几乎是瘫痪的，私人银行相互之间已经不再拆借贷款了，如果大家关注的话，可能会注意到这点。唯一在市场上愿意向银行贷款的就是中央银行了。所以说由于这个制度特点，美国经济于近期应当不至于马上发生重大的崩溃性变化。但另一问题是，美国经济是否会发生强有力的复苏，我认为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整个“新自由主义”矛盾积累到现在、多年问题积累的结果。咱们说的这个债务消费是多年积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到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如果要把居民债务消化掉恢复到比较可以接受的正常水平，将会是一个缓慢的、持久的、困难的过程。所以最低限度，今后几年，就美国、欧洲、日本的经济来讲，会遇到很严重的困难。最低限度会很像日本在90年代所经历的经济停滞性萧条。这是讲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地区的情况，这些就是世界经济的一大半。但是呢，五六年以后，世界经济可能出现进一步的恶化的变化，不是好转的变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除了金融方面的问题，如我们刚才说的宏观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债务消化问题以外，还有其他的问题。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到现在，从能源方面来说我们知道它是一直是高度依赖石油的，而石油都是不可再生资源。可以说，现在有相当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世界的石油生产不是已经达到峰值，就是即将达到峰值，也就是说世界生产要达到它的顶峰，然后世界的石油产量总的趋势来讲将会越来越少。这个情况在今后五年的时间里可能会表现得比较明显，一方面世界石油产量会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虽然整个世界经济会处于停滞，甚至于萧条，但是我估计中国经济暂时不会受很严重的冲击，能够保持每年8%—9%的增长率，除非是中国政府出现很大的政策失误，保持这样的增长率还是可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可能几年之后，中国的能源需求会继续增长，而且增长比较快，但石油生产又不断下降，那必然会对世界能源价格造成压力。如果这样的话，很可能五年以后，世界能源价格将恢复上涨的趋势，石油价格上涨必将带动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包括粮食，出现这种情况，就不仅是世界经济停滞，而且是全球性的停滞膨胀。美国自身也会遇到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元购买力下降，美元本身在世界市场的地位会更加脆弱，美元危机的概率就会逐渐增加，美元崩溃的风险也会逐渐增加。再往后，到2020年前后，我估计中国自己在能源供给方面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中国自身可能会因此陷入相当严重的能源危机和经济危机。一旦这种情况发生的话，不仅中国经济危机，整个世界经济恐怕将遇到无可挽回的局面。因为一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对美元的支持，实际上是美元信用的主要基础之一，很大意义上可以说美元信用是以人民币信用为基础的，但是事情如果发生到中国也没办法支持美元的地步，不管中国经济也好，美国经济也好，世界经济也好，可以说是没有别的出路了。到了那个地步的话，可以预测“新自由主义”到了最后灭顶之灾来临的时候。

下面我们说说中国历史及未来预期的能源供给的情况。中国能源供给最大的一块是煤，煤大概占我国能源供给的70%，这是主要的。这个煤不太好估计，因为中国煤的潜在储量有一定不确定性，但是我这里采用的是比较高的估计，假设的是中国未来煤的可采储量，是2000亿吨，这是什么概念呢？根据的是假设地下一千米范围内的资源量是4000亿吨，那么假设这4000亿吨里50%是可以采掘的，这样就是2000亿吨。如果按这个算法算的话，中国的煤产量在2025年会达到峰值，这个是纯粹根据资源量估计的，也就是说不考虑社会因素的限制，不考虑环境因素的限制，这两方面的限制几乎可以肯定以后会是越来越严重的问题，那么这个剩余储量能否到达2000亿吨，还是很值得怀疑的。再有是进口，我假设现在到2020年左右，中国的能源进口能保证中国经济增长年平均8%。但是如果说照这个趋势，中国能源进口在2020年会达到多少呢？应该会达到大约7亿吨油当量，大约相当于美国目前能源进口的水平，7亿吨油当量是什么概念呢？大概折算应该是50亿桶油，如果按照每一桶油100美元来算的话，就是每年光能源进口就要消耗5000亿美元。即使做这样的假设，中国经济比较快速增长也只能维持到2020年左右。实际上，真正能够允许的，中国能源进口达不到这个水平。如果真达到这个水平，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是世界能源价格会涨到足以使世界经济崩溃的程度，再有一个就是会存在很严重的地缘政治的风险。按照这样的假设，到了2020年以后，进口过程继续扩张，按照我前面的估计，中国整个的全部能源供给的峰值大概会出现在2030年左右，这是完全根据资源水平估计的，不考虑其他的因素。那么也就是说，2030年之前，中国的能源供给还会每年比上一年多，但是增长速度就会越来越低；那么到2030年后，干脆是绝对的能源供给量也会越来越少。如果反映到经济增长上呢？到2020年前后，不可避免地，中国经济增长会大幅度下滑，到2020年左右，每年增长8%，到2040年之后，会出现绝对的经济负增长。就经济增长对中国社会政治状况的实际影响的话，基本上可以说在2020—2050之间以后，恐怕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会有深刻的变化。那么伴随着这种变化，美国经济也好，全球经济也好，也必然发生深刻性的变化，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的丧钟将敲响。那么，说到这里，大家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新自由主义”这条路走不通了。如我们刚刚说的货币政策也好、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私有化也好，这条路是走不通的。那么以后世界经济、政治会发生什么变化，会不会还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调整，会不会再产生一个国家干预式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我的看法是不太可能，为什么不太可能呢？咱们的唯物辩证法里说的“否定之否定”，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事物简单地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并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一定是螺旋式上升。那么咱们现在的情况与20世纪中期的情况相比的话，世界历史状况发生哪些变化呢？第一个，整个世界经济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大大加深，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趋势的表现，在这种情况系下，随着全球化发展，单纯的民族国家范围的国家调节，所能起到的作用已经有限，而在世界资本主义范围内又不可能出现一个世界政府，这既有经验上的理由，也有理论上的理由，我不深入。第二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有一个著名观点，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定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转换成无产阶级，从而导致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无产阶级一定会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大家一定会想，为什么无产阶级到现在怎么还没有成为掘墓人呢？我认为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是对的，但你不能把它放到单个国家里面来看，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历史过程，你要把它放到全球体系、整个世界上来看。如果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的话，整个世界的无产阶级发展程度，与20世纪中期相比，有了大大深化和扩大。这个意义是讲整个世界范围的剩余的、可以剥削的、可以利用的廉价劳动力大大缩小了。比如说20世纪中期的时候，不仅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还有非常广大廉价劳动力，就是在西方国家自身也还有廉价劳动力的储备，这个廉价劳动力的储备到60年代基本消耗完了，这与60年代的世界革命高潮出现有关系。到了“新自由主义”的时候，就动员中国、印度等地的廉价劳动力。那么我想，在我国，总有人爱把工农称为弱势群体，但是我想中国的劳动力不会永远廉价下去，总是要争取些经济政治权利。中国工人阶级到了21世纪总要有八小时工作制吧？但是，大家要想想，中国的企业家有那么大的胆识和气度给中国工人提供八小时工作制么？那么第三个，一直到20世纪后半期的时候，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说是毫无代价地、随意地利用世界廉价的能源和资源的环境储备。但是现在不行了，经过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可以说整个世界环境已处于崩溃边缘。如果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的话，恐怕人类的灭亡也不是太久远的事情。所以发展到现在，今后将不再有廉价的能源、资源的空间，将不再有廉价环境资源的空间。刚才我们说石油问题，不光是石油问题，世界的煤估计在2020—2030年之间将达到峰值，其他的不可再生资源也存在这个枯竭问题。可再生资源也普遍存在过度利用的问题，如世界水危机非常严重，还有潜在的粮食危机，另外，世界的气候危机可能是所有危机中最严重的，在国内谈得比较少，实际上在国际上是一个大话题，整个人类的生存已经受到了严重威胁。那么，所以单纯从能源和环境的角度来看，也不再有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所以可以设想，在不太久远的将来，我们将会看到出现新的世界革命高潮，将可以看到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根本的、深刻性的变化。

那么我先说到这，可以和大家讨论一下。

现场互动

问：李老师，请问您是否能估计一下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时间，或者说整个社会制度发生变化的时间大概要多久?

答：按照世界体系学派的主要理论家沃勒斯坦的估计，到本世纪中期左右，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很可能将不复存在。

问：李老师您好，你是否能对资本主义的出路发表一下方向性意见？

答：就是三条路：第一个出路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解决问题，这是不可能的；第二个出路是推翻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全世界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三个出路，就是前两个路都走不通，人类走向灭亡，听天由命了。

今天讲座到此结束，感谢李老师的精彩演讲。

（2008年5月17日）

演讲者小传

李民骐，男，北京人，1969年1月出生。2002年于美国马萨诸塞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3—2006年任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2006年至今任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新著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Demise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近期将由英国Pluto Press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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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微讲堂：走进分子世界——从分子磁性谈起
 高松

北大微讲堂：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保护与分享
 张平

北大微讲堂：数学、科学与技术
 田刚

北大微讲堂：如何在一流期刊上发表管理学研究论文
 徐淑英

北大微讲堂：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林毅夫

北大微讲堂：像水一样的生命流过
 俞敏洪

北大微讲堂：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的终结与我国的对策
 苏剑

北大微讲堂：巴菲特、索罗斯、比尔•盖茨成功的比较
 廖理纯

北大微讲堂：天文望远镜的发展和成就
 苏定强

北大微讲堂：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方汉奇

北大微讲堂：1949年以后的中国新闻史
 陈力丹

北大微讲堂：政府新闻发布和对外传播
 郭为民

北大微讲堂：学做发言人的体会与思考
 毛群安

北大微讲堂：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
 张亚光

北大微讲堂：俄罗斯选举及其外交策略选择
 邢广程

北大微讲堂：人生的阳光
 李连杰

北大微讲堂：载人航天与天宫实验室
 焦维新

北大微讲堂：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霍德明

北大微讲堂：中国能否应对日益严重的水危机？
 郑春苗

北大微讲堂：当前中国的房价问题
 苏剑

北大微讲堂：选择的智慧
 李开复

北大微讲堂：“文学”如何“教育”
 陈平原

北大微讲堂：创新和技术发展
 陈十一

北大微讲堂：国际政治研究与中国对外战略思考
 王缉思

北大微讲堂：机遇•使命•创新•人生
 王阳元

北大微讲堂：经济学家看法律、文化与历史
 张维迎

北大微讲堂：聚焦城市环境(PM2.5，雾霾，空气污染)
 邵敏

北大微讲堂：品位与职位──中国古代官阶的历史变迁
 阎步克

北大微讲堂：台湾经济的奇迹
 林毅夫

北大微讲堂：天下之中与日中无影——神话想象天文学及其意义
 王邦维

北大微讲堂：文明与地理
 王恩涌

北大微讲堂：我所理解的医疗体制与医患关系
 柯杨

北大微讲堂：医学发展的人文与科学问题
 顾晋

北大微讲堂：中国经济运行的几个问题
 厉以宁

北大微讲堂：中国文化的精神
 楼宇烈

北大微讲堂：美学的基本理论与北大的美学传统
 叶朗

北大微讲堂：物理与人类未来
 王恩哥

北大微讲堂：天才与伯乐
 饶毅

北大微讲堂：中国的社会建设——挑战与回应

 王思斌

北大微讲堂：漫谈负责任的科学研究
 陈尔强

北大微讲堂：科学研究贵在不断探索与创新
 陆俭明

北大微讲堂：走进分子世界——从分子磁性谈起
 高松

北大微讲堂：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保护与分享
 张平

北大微讲堂：数学、科学与技术
 田刚

北大微讲堂：后改革时代中国城市收入的不平等
 谢宇

北大微讲堂：从利率失效到汇率失效
 许维鸿

北大微讲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靠什么
 刘国恩

北大微讲堂：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
 厉以宁

北大微讲堂：中日相互报道的难点与误区
 卓南生

北大微讲堂：舆论现象与民意的地位
 刘建明

北大微讲堂：重返先锋：文学与记忆
 苏童

北大微讲堂：创新的未来
 李开复

北大微讲堂：沟通是一种能力
 敬一丹









[image: Image]


OEBPS/Image00000.jpg
) e 7K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EBPS/Image00002.jpg
N £
#i51E%: "bdcbs-E-book”

IR XE bR TR
BERGE: XKE bR TR

B3
WNRETHENEASE |, AILAEEE LA
fzsaivarsall

S 184

INREEBIHEEMS LR | EHRER
ebook@pup.cn
ebook@pup.pku.edu.cn





OEBPS/Image00001.jpg
) e 7K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EBPS/Image00003.jpg
) e 7K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